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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唯GDP”时代

县委书记执政心态“纠结”
县委书记，级别不高可作用不小。在民间，他们被称之为“父母官”。面临着从过分注重GDP向又好又快

发展方式的转变，县委书记们如何在交织着希望与困惑、热情与纠结的矛盾状态下突破自我，实现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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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省级贫困县蒲县历时两年建

起一座总投资超亿元的文化中心，气派豪

华、酷似“鸟巢”。因为这个县财政收入每

年只有3亿多元，这一工程被指为劳民伤

财的形象工程。

记者来到当地采访，大部分百姓认

为，在县里还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首先

考虑的民生工程应是扶贫、教育等。但县

委书记乔建军却说：“这项工程是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爱民工程，不是

形象工程。文化宫外观形象很好，我们引

以为自豪。”他特别强调，临汾市领导来参

观，曾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一件事情，为何群众与“县官”看法

大相径庭呢？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

銮认为，贫困县修建豪华文化宫，是打着

民生幌子搞的政绩工程。而一位中部省

份的县委书记认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

程，虽发病在基层，但根子在上面。上级

领导来县里考察，说的都是‘民生’，实际

看的、表扬的都是工业园区、高楼、广场等

GDP工程，一些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超

前’增长也成为提拔官员的依据。而真正

的民生比如给低收入人群上保险、完善农

田水利设施等，上面却看不到。”

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为何屡禁不止？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从“县

官”提拔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与县乡干

部的升迁机制有着很大关系。1名公务员

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平均大概

需要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

台阶，也要60年。而‘县官’恰恰手中有一

定的权力，要拼命缩短这个过程，形象工

程便产生了。”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没有提

及有关GDP增速的量化要求。在采访中，

不少县委书记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欣

喜地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

信号，意味着对每个地方政府的评价将从

根本上转向“人民满意不满意”，中国政坛

也将告别“唯GDP”时代。

据《半月谈》

“要求沿海县市和中西部传统

农区的县市按相同比例节能减排，

就像让胖子和瘦子按同比例减肥一

样，结果是胖子健康了，可瘦子却造

血不足和营养不良。”河南省邓州市

市委书记刘朝瑞形象地说。

对于“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

政穷县”的传统农区来说，节能减排

让本来困窘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湖南衡东县县委书记刘运定说：“上

级下达节能减排指标后，能提供

20%财政收入的金属冶炼产业就关

了15家企业。说实话，这些企业是

我们前些年辛辛苦苦请来的，用行

政手段说关就关，企业意见很大。”

比起节能减排的指标，用地指

标管理更严格。传统农业县绝大部

分的土地都归入基本农田，现在无

论搞工业园区，还是城镇化，这些县

市的工业和商业用地项目都要打

“擦边球”。

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基本

农田面积过大，使传统农区丧失了

许多发展工商业、向工业化中期迈

进的机遇。我们县以前的县城规划

面积只有5.5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沿

海的一个乡镇，怎么发挥城市的聚

集功能？于是，我们把县城规划面

积扩大到30多平方公里，搞成了10

个工业园区，年财政收入至少增加

50%。”

“县委书记不仅是经济责任上

的高危职业，在政治风险上也是如

此。”虽然这个县的规划和工业园区

用地最终按规定补办了手续，但这

位县委书记回忆当时的决策时仍十

分激动：“我当时查了沿海的案例，

发现这样做最多免职，不会坐牢。

所以我才下决心，只要不坐

牢，就一定要干成这件事。”

一刀切犹如
“胖子瘦子同减肥”

最近，豫南一个县为了建设产业聚

集区，以“强行摊派”的方式，要求全县行

政、事业单位的公务人员每人交纳集资

款，令人叫苦不迭。

这一“强行集资上工业”的事件迅速

成为网上热点。在采访中，这个县的县委

书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省政府

要求各县都要建产业聚集区，到2012年产

业聚集区产值要达到20亿元，否则就要摘

牌。县里的产业聚集区按计划要投资1.5

亿元，可是传统农区的融资能力太差，既

没能从金融部门贷到钱，县财政也拿不出

太多。”

融资能力极大地制约了县域经济的

发展。这位县委书记算了几笔账：“金融

部门对县里的投入以每年10%到15%的速

度在增加，但是90%的钱直接投到了农

户。金融部门都盯着国家、省里的大项

目，可对支持传统农区发展工业，谁也不

愿承担风险。”

“金融是制约传统农区发展的最明显

的短板。其实穷县的县委书记表面看权很

大，但就像一个木偶，牵线的人都在上面。

比如工商、税务、银行、质检、土地等都是垂

直管理。”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说，“我到上

面跑项目，对方说喝一杯酒给10万元，我连

喝了28杯。没办法，人穷志短啊！”

为了融资，一杯酒能给10万，我连喝28杯

“我一个县一年产出15亿斤的商品

粮，算不算对国家的贡献？我们花了十年

时间，培训劳动力，完善打工联保、流动工

会等外出务工人员服务体系，结果是54万

农民工一年带回来66亿元，算不算科学发

展？逼着我们在工业产值、财政收入等经

济发展排行榜中和工业县一起排名，算不

算公平？”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河南省固

始县县委书记方波面对记者采访时连续

发问。

按照各自的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地

划分功能区，宜工则工、宜粮则粮，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共识。但是，“粮食大县，财

政穷县”“生态大县，经济小县”的困窘从

体制上迟迟得不到改变，逼着农业大县、

生态大县偏离自己的“主业”。

在有“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

榆树市，市委书记李国强纠结于“粮食

矛盾”中。他说：“产粮大县为国家粮食

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对地方财政的

贡献率太低，甚至‘粮食产量越高，财政

负担越重’。产粮大县从地方经济角度

考虑发展工业化，但是又受制于基本农

田；由于长期重视农业投入，导致二、三

产业发展缓慢。”

生态大县也遇到类似的困惑。进入

“十一五”后，国家将三峡库区主体功能定

位于生态保护区、限制开发区，但是库区

很多县市为了发展，仍积极招商发展工

业，甚至发展重化工业。

粮食县“很纠结”，生态县“拼工业”

上面千条线，到下一根针。当前我国

正进入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群众的

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中央的要求越来越

高，各种压力集中到县市一级。然而，在

解决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时，往往是“上

面请客，县里埋单”。有些民生政策没有

考虑到县级的实际承受能力，此时“县官”

就成了“上挤下压”的“黑脸”。

湖南衡东县县长程少平分析上级惠

民政策与基层实际“打架”的现象，他说：

“以种粮补贴为例，本来应发给种粮的农

民，以保护种粮积极性，但是上面一方面

规定直接把补贴转到农户的存折上，实

际上不管种不种粮都可以得到补贴；另

一方面又规定，凡是连片5亩以上撂荒的

要追究行政责任。在两相挤压下，我们

县乡两级只能再拿 1000多万元，请人对

撂荒地代耕代种。还有新农合，上面规

定了参保率，又规定严格杜绝政府为个

人代交，但是对特别贫困的人群或全家

外出打工的怎么办呢？县里只能私下里

变通。”

在民生问题上，“部门打架”更是让县

一级莫衷一是。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讲

了一件“荒唐”的事：针对一个大型水利工

程移民用地，上级水利部门强调要特事特

办，可以先占后批。但是占地后，土地监

察部门认为是违规占地。官司打到省政

府，最终的结论是“属于违规占地，但不追

究责任”。

“上挤下压”导致县官多“黑脸”

县域经济必将告别“唯GDP”时代


